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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打量，是说那些平时不碰童诗，对童诗

既不写也很少读的人，姑且叫“业外人”，比如因

为要引导自己的孩子读童诗才去接触童诗的家

长，他们看到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童诗？看了之

后，对童诗会有怎样的印象、感觉？对童诗会有

哪些评价、疑问和期许？

自我凝视，是说从事童诗写作、研究、教学的

人，姑且叫“业内人”，他们怎么定义童诗？他们怎

么跟外在打量的那些人谈童诗？童诗与其他诗是

什么关系？童诗“自立门户”的理由是什么？童诗

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规范？

上面这些话题，大多数我都回答不了、回答

不好。可作为一个多年的童诗写作者，我不能为

了藏拙、为了安全，就选择避开不谈。

儿童诗的真、伪、优、劣

什么是儿童诗？

人们在报章、杂志、各种选本、大量的公众

号、自媒体上看到的儿童诗，就是大多数人所说

的儿童诗。因为它们有明确的“童诗”标签。那

个“大多数人”中，既包括“业外人”也包括“业内

人”。存在决定意识，看得多了、看得久了，被标

记为“童诗”的那些文字，不是童诗也是童诗了。

童诗的芜杂、纷乱，使得任何关于童诗的定义，都

难以获得权威性；任何有关童诗的讨论，都难以

聚焦，聚焦了也未必有效；真童诗、伪童诗、好童

诗、劣童诗的判定和区分，经常是众声喧哗，不但

没有一个大致的标准，甚至真、伪、优、劣都往往

由于各有说辞而针锋相对。

对中国文坛稍有了解的人会发现，儿童诗的

这种状况，与成人诗、成人诗坛几乎一模一样。

这就对了，因为所谓的成人诗，就是“五四”之后

的中国新诗，有了中国成人新诗之后，才有了中

国的童诗。中国的童诗是中国新诗的一部分、一

个分支。中国新诗路径中的弯路、歧路、邪路，中

国新诗的挣扎、求索、努力，中国新诗的饱受诟病

又生生不息，中国儿童诗几乎都经历过、经历着。

从我开始文学创作的那天起，便一直既写成

人诗、又写儿童诗。我从1978年起在《小朋友》

《中国儿童》《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专门杂志

上发表儿童诗，从1981年起在《诗刊》《星星》《人

民文学》《中国作家》等专门杂志上发表成人诗，

由《诗刊》社持续举办至今的“青春诗会”是诗人

创作的一个标志，我在1983年参加了《诗刊》社

的第三届“青春诗会”。直到今天，我每年依然都

有儿童诗和成人诗的创作和发表。我说这些不

是要显摆我的什么“资历”，而是要佐证我是改革

开放之后中国诗歌的一个深度参与者，无论我谈

儿童诗还是谈成人诗，都源于一个亲历者的实践

感悟和个人思考。

略去“五四”催生的白话文等内源性不说，中

国新诗从开始到现在，最大的“老师”是外国诗

（主要是西方语种诗）。西方诗歌始终都是中国

新诗唯马首是瞻的“马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

后，西方文艺理论、美学思潮一度呈“辗压”之势，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诗歌美学处于“失语”状态，

一些写诗的人醉心于怎样把自己的诗写得像外

国诗、更像外国诗，并且以此标榜自己更先锋、更

前卫、更与世界接轨。而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懂

外语、并且懂到能阅读外语原诗的程度，没有资

料显示。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言称的外国诗，乃

是翻译诗、翻译成汉语的诗，他们认识的只是汉

字、思维使用的依然是汉语。而不同语言文字的

相互转换，特别是诗的转换，不要说在不同语种

之间，就是在同一语种的古今之间，比如把我们

的一首唐诗译成现代白话诗，译出来的文本几乎

没有了复原回原作的可能。也就是说，对外国诗

的参照也好、模仿也好、不遗余力的追随也好，实

际上参照、模仿、追随的，已经不是外语的原诗、

原作者，而是某首汉语翻译诗、某个汉语翻译

者。翻译的功德和翻译的无奈，一直都形影不

离，很多外国原诗本来是有韵的，翻译后没有韵

了，于是有的人便因此觉得写诗押韵很土气、不

押韵才时尚；很多外国原诗本来有严整的节奏、

和谐的韵律，翻译之后散失了，于是有的人便认

为讲节奏、韵律是太老派、没个性、反自由的表

现；很多外国诗本来是有特定意境、意蕴、意味

的，翻译之后无法逐一呈现了，于是有的人便感

到“意境”之类在西方话语中不入流，是陈腐的东

西；对外国诗顶礼膜拜，甚至在回行上都要刻意

效仿翻译出来的外国诗，努力让自己的诗能够乱

真翻译体……总之，面对西方，面对诺贝尔文学

奖，一些丧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盲目推崇，一

些不得精髓却沾沾自喜的邯郸学步，诗歌美学上

的自我“殖民化”，让中国新诗又增添了许多弯

路、歧路甚至是邪路。

除此之外，中国诗歌界更是总也不缺少为了

争夺话语权、争夺制高点而来的种种“山头林

立”，号称先锋、前卫、只破坏不建设的“标新立

异”，走极端、无自律的梨花体、乌青体、口水诗、

垃圾诗、裸诗等等，更是加剧了中国现代诗歌的

混乱和芜杂，唤起了公众对中国现代诗歌更多的

排斥和反感。

与成人诗比起来，上述负面作为、负面影响、

负面效应，儿童诗还算不上是重灾区，起码还没有

哪个儿童诗人宣称要“颠覆汉语”写下半身。但

是，就像成人对儿童有着强大的示范性、孩子总是

自觉不自觉效仿大人一样，不良的、坏的成人诗的

作为和呈现，儿童诗依然受到普遍的裹胁和诱惑。

见贤思齐、学习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

优秀的东西；创新探索、与时代与生活一同砥砺

前行，永远必须和必要。只要是不失主体、不废

主体、不自戕主体的学习，真正为了艺术而不是

利用艺术的作为，一定都会利己又利他，即使走

弯路、走错路也无妨。

中国儿童诗亟需批评上的跟进、理论上的建

设。有效的理论、内行的批评，能很好地抑制真

诗不彰、伪诗不匿、好诗不香、坏诗不臭的现象。

如果能让儿童诗的真、伪、优、劣有一个大致上的

共识，而不是长期的、大面积的莫衷一是，儿童诗

的向外学习会少很多盲目，儿童诗的作为会更有

品位。

儿童诗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权

儿童诗是什么？

想做出具有广泛认同的阐述很难，但并非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仅从语法常识何谓中心

词、何谓修饰语，便可无须争议地得出这样的结

论：儿童诗，核心是诗，首先是诗。

儿童诗的主要基因与成人诗完全一致。打

个比方，中国新诗中的成人诗，就好比生活中的

成人、大人；中国新诗中的儿童诗，就好比生活中

的儿童、孩子。他们都是“人”，只是有大人和孩

子之分；他们都具备人这种动物共有的生理属性

和精神属性，只是某些属性表现在他们各自的身

上时，有强有弱、有显有隐。我想借用这个比方

再一次重申我的观点，即：儿童诗首先是诗，然后

是儿童；首先拥有纯正的诗歌属性，然后又具备

恰当的儿童性。

怎么理解“恰当的儿童性”？再以喝水打个

比方，如果以是否能讨孩童的欢心为重为上，那

么，绝大多数孩童都会选择甜的、有香味的、带颜

色的可乐、果汁之类，不会选择更有利发育和健

康的白开水、山泉水。而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

人，都不会一味地满足孩童的那种“儿童性”，不

会放任太多的糖、香精、色素进入孩童的肌体。

有度的甜、有度的香、有度的色，有度的热闹、噱

头、惊悚、渲染、卖萌等等，就是“恰当的儿童

性”。“儿童性”是更好走进儿童的路径，终极目的

还是天然的、纯粹的水，还是含蕴无限美好可能

性的诗，通过诗性诗意的溢乐溢美、怡情益智，让

孩子从小感受到母语的丰饶和魅力，母语建构文

学之美的从容和魔力，感受到更好地驾驭语言文

字的乐趣和功效。如果“儿童性”太放纵，就会滑

向喧宾夺主，甚至让儿童诗只有其名没有其实。

在没有专门为孩子写的儿童诗之前，中国至

少已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便一直把诗作

为教育和陶冶孩童学子的重要教材了。如果说

“诗教”，它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最低从孔子的时

代便已开始。古代用作教材的那些诗，都是以

《诗经》为源头的古诗，没有现在这样的儿童诗。

那么，中国古代的诗歌教材如何？中国古人的

“诗教”效果如何？大家从古代、包括“五四”前后

大多数读书人大多数官吏甚至大多数乡绅，他们

有着怎样的人文素质和诗歌修养，便可感受到。

文人官绅的吟咏创作不说，就是中国从古至今的

很多民间谚语俗话、季节时令口诀，也都富有诗

意或就是好诗句。说中国是诗的国度，

也许从诗对中国的人文教育、文明进步

所起的作用上更可见证。

在这个话题里，一切归功于

诗，那个中国古已有之的

“诗”。因此，在现代世界、现代国家里，不能否定

儿童诗的作用，也不宜夸大儿童诗的作用；夸大

和否定儿童诗的作用，同样都是一种狭隘、偏激

甚至自以为是、自以为重。就像中国新诗是在白

话文之后，为了让诗走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

走向诗产生的一样，中国童诗是为了让诗更早更

好地走向孩童、让孩童更早更好地走向诗；它的

体裁是新的，而它的根、它的“合法性”，依然扎在

诗上、建筑在诗上。

正因为诗的基因是相同的，诗性是最重要、

最具价值、最有魅力的，“识货”的读者、会欣赏的

读者，关注的是“诗”，不是别的，所以，当一首诗

很好地含蕴和释放了诗的意境、诗的意味、诗的

意趣，它便可老少咸宜，是成人诗还是儿童诗，已

不重要，不再非此即彼、壁垒森严。艾青的《太阳

的话》《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戴望舒的《在天晴

了的时候》、米斯特拉尔的《对星星的诺言》、但尼

斯·李《进城怎么走法》和薛卫民《一天和一年》

等，相当一些诗都有兼具的特征。毫无疑问，能

被读者当作儿童诗欣赏、喜欢的成人诗，一定做

到了艾青推崇的“朴素、单纯、集中、明快”，最低

不会云苫雾罩、装神弄鬼或者标榜前卫、装腔作

势。能被读者当作成人诗欣赏、喜欢的儿童诗，

一定是接通了成人与儿童的共有“天性”、认知、

识辨和审美期待，最低不会仅是表象的小猫小

狗、花花草草或者故作天真、卖萌扮酷。

与既是儿童诗又是成人诗、既是成人诗又是

儿童诗的诗相对应，很多所谓的诗，既不是儿童

诗也不是成人诗，苛刻地说，根本就不是诗，它们

顶多能算作诗的材料、诗的粗坯，具有诗的可能。

诗这种文体最外在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分

行，一个是押韵。对某些语言文字做有意识的、

技术性的分行，那些语言文字的左邻右舍就会发

生不只是位置上的“物理”变化，还会发生关系上

的“化学”变化，语词之间出现互相打量中的陌

生，出现原本没有的歧义；而陌生和歧义，便让原

来不分行的语言文字有了“意外效果”，有了“疑

似诗意”。如果有兴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试一

下从小说、散文、童话，甚至从学术论文、新闻报

道中，挑选出部分文字，将其进行有意识的、技术

性的分行：

时间与人类

时间的洪流

湮灭了

古人

度量万物的知识尺度

后来的人们

丧失了

古人曾经登临的

历史高度

《读书》2019年第6期 刘宗迪《“山海经”的
尺度》第一段

沙来沙去

夜里一阵大风

白沙

堆满嘎查西头

小姑家的后墙

几头牛羊

一早登上房顶溜达

宝秀兰抄起铁锨

要铲沙

小姑笑嘻嘻拦住

“不折腾，老天会帮忙”

几天后又刮风

沙堆没了

《人民日报》2019年 7月 20日第1 版 新
闻报道《科尔沁变了模样》第三段

上面两个例子，除了题目是我加的，正文里

的文字，都是它们在论文中、在新闻报道中的原

文，无增无减无删改。就因为把它们分了行，它

们便有了诗的外貌，有了诗的疑似性，甚至看上

去就是诗，比很多发表出来的诗还像诗。

由此可见，分行真的不是小事。分行是诗这

种文体的一个“特权”。特权都可以带来特利。

相当一些所谓的诗，如果直面上面的试验、对照、

比较，是不是非常尴尬呢？

还有就是押韵。如果说中国新诗中的成人

诗押不押韵已经无所谓，儿童诗则不能，儿童诗

最好要押上韵，押上很自然、很和谐、很美的韵，

因为儿童诗拟定的读者对象是儿童，儿童在亲近

母语的过程中，更需要语言的音韵美，更需要令

生理和心理产生愉悦的语感、语调。但是，不能

有一美遮百丑的想法。押韵能起到让诗性更赫

然、更强烈的作用，但它决定不了诗性的有无。

有了诗性优质的“皮”，韵才会成为美丽的“毛”。

内容平庸、苍白、轻浮、拿无聊当有趣，出不了

诗。在相应的句尾押上相应的韵，不是太难的

事。因此，押韵的不一定都是诗、都是好诗。

分行很容易，押韵也不难，将一些文字分了

行、押了韵，甚至只分行不押韵，别人也不敢轻易

地说它不是诗。于是，写诗似乎成了一件具有游

戏性质的很轻松的事。也许这就是很多初学写

作的人从写诗开始，诗作者的队伍总是非常庞大

的一个原因。的确，诗是最高的文学形式，诗的

门槛又最低。

把儿童诗写得匮乏或干脆没有诗之属性、诗

之气质、诗之效果，分行没用，押韵也没用，更不

能试图用“儿童诗”来为自己开脱、来做挡箭牌。

儿童诗不是哄孩子，不是逗孩子，更不是唬孩

子。在首先是诗、必须是诗上，儿童诗没有任何

例外，只有必守的铁律，没有任何特权，只有“公

民义务”。

儿童诗的散文化、碎片化、段子化

诗的散文化、碎片化、段子化，成人诗早于儿

童诗、多于儿童诗、盛于儿童诗。但儿童诗跟得

很紧、走得很快。散文化、碎片化、段子化的儿童

诗不仅已经大量存在，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

现，所以我真的很惶惑，不知道这是儿童诗的偏

误还是革新，是应该警惕还是应该弘扬，是一种

阶段性的现象还是一种趋势。我的观点是诗可

以有散文性，但不能散文化。

新诗的篇幅自由、分节自由、分行自由、押不

押韵也自由，可以说已经把“散文性”用足了，把

“散文美”的优势借用、化用到了。继续的放纵便

会散文化。散文化了，还不如直接写散文。本来

适合散文表现的，就交给散文，散文会做得更

好。散文化诗歌的成因我以为有两个，一是作者

功力不逮，是诗的素材却没能写出诗来；二是那

素材本来就不是为诗准备的，没能物尽其用。

诗可以有碎片性，但不能碎片化。

从身上掉下去的一片皮屑，是人体的碎片；

放在医学检测镜下的一片皮屑，就不再是碎片。

一滴被溅到沙土岸上的水，是水的碎片；一滴滚

在绿叶上的水，就不再是碎片。一个被风吹在空

中沉浮的花瓣，是花的碎片；一个粘在丰子恺漫

画蜘蛛网上的花瓣，就不再是碎片。能否让一片

皮屑成为标本去言说整个人体甚至基因上的事，

能否让一滴水在绿叶上改变身份和名字成为露

珠，能否让一片凋谢的花瓣被蜘蛛网粘住从而暗

示出“留春”的意味，恰恰是诗人之所以是诗人、

诗之所以是诗的关键。这些关键元素不是想有

就有的，而是与日复一日的积淀、深厚的功力、长

久而有效的写作训练，密切相关。

诗可以有段子性，但不能段子化。

不能只是满足于有趣的童言稚语、萌化的场

景动作，更不能自得于抖小机灵、耍小聪明，玩噱

头笑点、搞一惊一乍。段子化的童诗，如果揣测

它好的初心，大概是想四两拨千斤，以少少许胜

多多许；如果揣测它不好的初心，那就是一些人

觉得童诗好写、好“唬弄”，以玩花活儿、干俏活儿

的心态写儿童诗。段子化的儿童诗和碎片化的

儿童诗，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散文化、碎片化、段子化的儿童诗，它们还有

两个共同的特征。

一是，将其他体裁儿童文学作品的某些局

部，做一下技术性的分行，往往就可以冒充它们、

成为它们、甚至强过它们。也就是说，它们没有

自足的独立性，没有“自立门户”的充分理由。但

它们又几乎都含有诗的元素、诗的“像点”、诗的

疑似性。虽然大家都清楚，诗的元素终究不是诗

本身，像不是“是”，疑似也顶多意味着可能，但

是，针对具体文本的时候，能想起这些常识、用上

这些常识，进而厘清那些纠缠中的彼此，毕竟不

是每个读者都能做到和有耐心去做的。

二是，正因为散文化、碎片化、段子化的儿童

诗，没能把自己完成到“约定俗成”的“诗”的水准

上，却又端坐在诗的位置上，挑战了既有的审美

尺度，于是便显得很“新”很“酷”，有“新颖”“别致”

“另类”的相貌；而喜新厌旧、趋新弃旧是人性中的

一种本能，因此在“吸引眼球”上，它们很有优

势。再加上宽容、包容一直占据着“政治上正确”

的高位，很多读者面对那些诗的时候，往往宁可

怀疑自己的鉴赏能力，不去怀疑那些诗的品质。

阅读有“浅阅读”，写作也有“浅写作”。浅

写作的一个优势是学得快、变得快，学得像、变

得也像，能轻松地把一些流行风潮、时尚元素融

入自己的文字中，把一些优秀诗歌的表象点染到

自己的写作上，从而乖巧伶俐地避开下笨功夫、

花笨力气。而任何有效的写作都是创作，创作就

意味着原创性，原创性往往是在不断难为自己、

不断否定自己中实现的。很多“老生常谈”的话

语不被待见，但却永远有效，比如文学创作既是

天马行空的，又一定成于严肃、严谨、严苛。你不

难为自己，读者就会难为你；你不否定自己，时间

就会否定你。

套用卡佛的那个经典表述“当我们谈论爱

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对儿童诗有自我凝视责

任的每个人，是不是也有必要问一句：当我们谈

论儿童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创作

儿童诗的时候，我们在创作什么？我希望每个童

诗写作者，都能在写作之前、写作之中，认真地难

为自己、恰当地否定自己，为了让自己的和全体

的儿童诗，少被读者难为、少被时间否定。

最后我要说，无论儿童诗还是成人诗，无论

它们个别的或集体的遭到多少质疑、诘问甚至

攻击，都不能动摇我对诗的热爱和信心。其他

理由暂且不论，单从诗受到的围观、质疑、诘问

远远广于大于其他体裁，虽然泥沙俱下，但儿童

诗依然在发表和出版上非但不萎缩反而兴旺于

从前，就说明诗、特别是儿童诗，不但没有被公

众抛弃，反而一直被公众好奇着、关注着、需要

着。中国的儿童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限的

可能性。

儿童诗的外在打量与自我凝视
□薛卫民

每个生命在童年时代，或许

真是天上的来客，他们的语言、情

感和思维，虽由人世间的生活激

发起来，却总带着当初凌空翱翔

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当

我们用儿童诗的方式走进童年的

世界，我们无疑也在重新建立与

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

觉和想象世界的联系。

当前的儿童诗现状，向我们

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创作

和理论问题。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

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安徽宏村联合举办的首届“童诗现状与发

展”学术研讨会上，中外童诗学者、诗人、翻译家等发表了许多

有价值的观点。在中国诗歌学会、《文艺报》等的支持下，以宏

村会议的研讨为基础，我们在《文艺报》“少儿文艺”专刊开设

“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期望通过我们共同的碰撞，为儿童诗

创作现状问诊把脉，为儿童诗美学思考提供平台，为儿童诗学

术建设添砖加瓦。

本期发表诗人薛卫民的《儿童诗的外在打量与自我凝视》

一文。近20年来，我与卫民几乎每年都有见面聚谈的机会。

每次交流，话题大多围绕着儿童诗展开。在这篇根据宏村会议

发言稿修订完善的文章中，作者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诗歌的

一个深度参与者”的身份，对儿童诗的创作现状和理论问题进

行了不乏尖锐、独到、有趣的思考，其中关于“儿童诗的主要基

因与成人诗完全一致”、关于“儿童诗的散文化、碎片化、段子

化”的观点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并进一步探讨的。

本栏目欢迎不同意见和学术观点的交流与争鸣。

——方卫平

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